
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 上一篇      下一篇     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

第二十二回     孟小姐換姓改名　康若山移花接木

　　卻說素華再陪梁相夫妻坐談些家庭鐘話，乃辭別回樓，尋思：常說孟小姐的命好，如今不比我好矣。我今在相府，呼奴使僕，錦

衣玉食！難得小姐主婢奔走天涯，二人無限苦惱。天若可憐，使其到此，以報大恩於萬一，但恨皇天不肯與人行方便也。每想到前

情，便自珠淚交潦，又不便對人說的，只是暗自悲傷。

　　且說孟小姐自四月初一早逃走，主僕同騎，趕到天明，已離家二十餘里。趕到一百四十餘里，主僕不便同坐一馬，乃僱乘小轎自

坐，將馬給與榮蘭騎著。是日方尋客店，租了一座房，二張牀，主僕飽食，各自安息。小姐對榮蘭曰：「若人問我來歷，可說我是昆

明縣書生酈明堂，字君玉，要進京求功名。爾名榮發，這榮蘭頗近女流，又兼貌美林惹人疑心，從此可改名榮發。今對爾說過，免得

臨時匆惶，露出馬腳。」榮蘭稱是。主僕二人，一馬一轎，或明堂坐轎，就把包袱放在轎內。明堂體恤榮發嬌弱，凡事愛惜。

　　至四月中旬，來到貴州鎮中，榮發受不得辛苦，就患起病來，即覓客店調息。明堂親自理其脈症，將藥吞下，服侍一切，而榮發

不即適意。按酈明堂雖看過《本草綱目》，曾知藥性，未曾習學脈理，一連診到四天，反成了寒熱。至二十日，仍不安痊。又遇連日

下雨，一日夜降了數十次，實在煩悶。偶對榮發曰：「今天已是四月二十日了，未知到京尚有多少路程？倘趕進京不及捐監考試，須

待後科，又要延緩三年，豈不老之將至。哀哀蒼天，何其恨人至深！」榮發躺在牀上答曰：「相公矢志為此，諒天庇佑，功名定必成

就。」此時房中業已上燈，榮發不覺沉唾。明堂獨自對燈悶坐，寂靜唱然，天又下雨，忽大忽小，初更後，好似深夜時景。百愁攻

心，遂口吟一絕，歎曰：

　　淒涼旅店五黃昏，苦雨偏驚遠客魂。

　　聽得更深無一事，方知俱為寫悲痕。

　　酈明堂吟畢，獨自無聊，解開包袱，取出一卷文字，披在案上，挑燈看玩。一時高興，輕輕朗誦，清脆無比，早驚動了一位富

商。這富商乃湖廣武昌府咸寧縣城內人氏，名叫康若山，字信仁，娶妻孫氏，夫妻相得，並無兒子。孫氏但生一女，取名勝金，卻有

幾分姿色。康若山辦只道命中缺子，不思取妾。因思吾女及筍，耍嫁個飽學佳婿，日後高中居官，亦蔭我為外封翁，便是富貴人家。

就吩咐媒人，女婿要擇飽學書生，選來擇去，恰好同縣有個新遞的秀才，名叫滑全，□年方二十歲，父母俱在，家資約有十餘萬金，
務農為生。自己居長，尚有四個弟子，皆乍幼。這滑全十四歲出奇，恰遇學政出的題目正合著他熟讀的舊文，抄上卷子，學政誤取，

進了威寧縣第二名秀才，世人即稱為神童。康若山只曉得買賣帳法，詩文一道，俱皆不諳；訪問他才學，唸書人只隱惡暢善，誰肯敗

人名聲？俱稱滑全奇才，定是未發的翰苑之才。康若山聞言大悅，許允婚事。及行聘過門，家中夫妻極其合式。孫氏只此一女，滑全

隨與父母相議，岳父母無子，我夫妻假意侍奉岳父母必定歡悅，將家財付我執管，此計甚妙。父母聽從，滑全即向岳父母稱伊父母尚

壯健，又有四弟服侍，岳父母膝下冷靜，小婿夫妻欲想常住岳家，侍奉一切，以盡孝心。孫氏聽說，大為喜悅不已。唯有康若山村知

其意，尋思我已無子，少不得死後家資與他們夫妻受用，且他的父母年過六旬，怎說尚壯？我夫妻只四旬外，且有童僕服侍，他若不

貪想財物，豈肯丟去生身的父母，卻來奉侍我二人麼？此真勢利不堪。我若說破，反似無趣。康若山自知夫人孫氏愚昧無智，反要說

我無情，在女兒夫妻，卻來怨我。我今詐作歡欣，掩人耳目，家財偏不交他執管，將計就計，使他大失所望。因假作喜色，對滑全

曰：「女婿夫妻果然孝行，此事正合吾意。」滑金只道其中計了，遂搬來同住，百搬承順，孫氏更加喜悅。

　　按康若山家宅、田園、金錢各項，早交妥人執管，連孫氏且無權柄。滑金夫妻要用一文；亦須向執管人領出。這一年歲考，考在

三等之後，深恐革去一領青衫，遂向岳父母說，使人進京捐納九品職員，免了歲考罷，恰正岳父知其文理不通，亦恐其革去生員，只

得用了數百金，代其捐納職員，唯存心帳項出入，不交他管理。滑全無可奈何，只得使妻運動岳母孫氏。孫氏勸其夫曰：「女婿誠實

儉樸，何不把銀賬交其管理？爾亦清閒。」康若山心思，我若是把家務交他，豈不被他笑我中計？乃詐言曰：「我所托的，皆是妥

人。賢婿要用，即可向取，何等清閒，賢婿正可講究詩文。若將家事交他管理，他便勞心費力，連才學亦荒了。本是愛婿，反為累

婿。」孫氏信以為真，遂不再言。

　　滑全頗有些恨岳父之意，康若山赤知其暗恨，總想我為無子，故被這慚打算，我今五十歲，四季補養，精神不減，豈真不能生

產？妻孫氏年雖小吾一歲，力體微弱，不能受胎。今婿如此存心欺我無子，何不取一少年美妾，或能生子，亦未可知。即令媒婆探訪

貧家之女，只要才貌雙全，不惜厚金，娶來為要。此言一傳，就有許多貧人貪他重價，若得生子，便可得他財產，一時就有許多庚帖

請來。康員外揀了一個寒士洪任之女，名柔娘，頗有姿色，年方十七歲，的是處女。員外用了四百餘兩銀子，娶入偏房，卻亦小心敬

奉大娘，因此妻妾相安，甚是得巧。入門不過月餘，柔娘已懷胎了，員外大喜。到了次年五月，康若山已五十一歲，柔娘果生出一

子。員外收得贊禮珠玉甚多，滿月以後，賀客滿堂，真是熱鬧，皆稱老蚌生珠。若山即將此子取名元郎，即叫一個乳母撫育。唯有滑

全恨之入骨。康若山早知滑全暗中怨恨，詐為不知。再一年，若山已是五十二歲，自思我已生子，偏遇女婿貪財，待我再娶一妾，或

得再生一子，正好氣煞我存心不良之女婿，看他有何能為。就再用銀子五百，再娶了貧民張大洪之女，亦是處女，名德姐，年方十

六，亦有容貌。孫氏雖是不悅，卻不敢多言。這滑全自思老兒不死，家資一定要花費，真是說不出的可恨也。康若山正喜二女和合。

　　又過二年，已是五十四歲，自思我已老，豈能撫育元郎長大，我若先死，孫氏必將家產和女婿對分，且又袒護女婿，隱匿財產，

名稱對分，元郎母子無有十一。今尚算壯健，且再出外經商，吃三四年辛苦，亦可多得十萬銀子，就好設法分定，免得日後異言。乃

領了四個慣出經商的家人，往外省買了七八萬銀子的珠寶，欲回家園。因遇連日下雨，路上泥滑難行，是夜辦歇在酈明堂同店。又值

天氣炎熱難睡，步出房外散步。正在納涼，忽聽書聲朗朗，從門縫中偷看，拾見酈明堂烏髮滿頭，比女子還要加倍。正為因熱脫去頭

巾，看得明明白白。面形如蓮子，顏色似瑞雪朝霞，秋波一轉，百媚俱生，見一雙玉手，潔白如雪。自思富貴生於手足，聰明生於耳

目，看此少年，日後必是大貴人無疑。且珠寶我能識貨，豈有人之貴賤反看不出之理？我今憑這目力進去，他必和我相會的，若肯認

我為父，將來做官，我豈不榮耀呢？

　　明堂已停了讀書，此時康若山走將去，即輕輕敲門。明堂吃了一驚，忙將頭巾戴上，問曰：「是誰？」若山低聲答曰：「同廟客

商，因見客官如此勤讀，特來動問，大為不該。」明堂即開門相迎。若山入內，明堂忙移一把椅子，同若山分賓主坐下，壺中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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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，忙敬一杯曰：「旅捨不恭，望乞恕罪。」若山接茶謝曰：「多蒙足下如此過愛，老夫何以敢當□。明堂問曰：「老丈鄉居何處？
高姓尊名？作何營業？請道其詳。」若山曰：「老夫姓康，名若山，字信仁，因販些珠寶，欲回寒舍，就在湖廣省武昌府咸寧縣居

住。請問客官尊姓大名？貴府何在？欲往哪裡貴幹？」明堂答曰：「原來就是康員外，失敬了。」若山曰：「怎當員外之稱。」明堂

曰：「小生姓酈，名明堂，字君玉，乃雲南雲州府昆明縣人。小生年方二八，意欲進京捐監，赴省鄉試，以圖便捷。奈小僕抱病，在

此調理不痊，心恐進京考試不及，有誤功名，因此悶讀。不料驚動老丈，獲罪良多。」康若山曰：「原來是一位名士，少年有志，真

是可敬。但你主僕年幼，又未到過北京，且山東一路，響馬甚多，倘有失錯，人財兩失，深為可慮。」明堂歎曰：「老丈見教，實金

玉之言。但已為著功名，其餘俱付之天命了。」若山曰：「事須萬全，豈可冒險而行。老丈雖久出外在北，亦只有幾個相好，若要捐

監，只寄姓名住址年貌上京，相好鋪戶即替你捐下，監單一到，就可進省考試，不必進京，豈不兩便？但有一事，足下若肯聽從，卻

就便捷。」明堂曰：「老丈有何言語，只管見教。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則止。」

　　未知康若山說出何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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